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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福泰社区

每天一把花生米

98岁依然很精神
邹桂花平时还喜好抽烟打牌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毛旭松 通讯员 王爱玲
王元强) 福泰社区有位

98岁的老人邹桂花，耄耋之

年，精神矍铄。平日喜好抽

烟、打牌，生活十分惬意。每

天必吃花生米，或许是老人

的长寿秘诀。

沧桑岁月让年近百岁

的邹桂花老人脸上布满皱

纹，可言谈举止中，老人思

路依旧清晰，清澈明亮的眼
睛显露出充满活力的精气
神儿。凡邻居友人前来串

门，老人都会面带笑容，忙

着给让座、沏茶、点烟。

经历过百年沧桑事，老

人心胸很豁达。“一辈子经
历过的烦心事多了，我这人

就是心态好，没有过不去的

坎。”平和的心态让老人面

对曾经的苦难生活时，多了

几分从容。

老人好热闹，常招呼街
坊邻居前来打牌。每天三四

位老人围坐一起，叼着烟卷、

打着小牌，惬意人生。百岁年

纪，有居民认为老人有长寿
秘诀，甚至有人远道而来向
老人请教养生之道。邹桂花

老人却说：“我不懂啥养生秘

笈，就是平时不挑吃，什么菜
都吃。”老人对花生米情有独

钟，每天坚持吃一把花生米。

“现在没牙了，就把它捣碎了

用小勺挖着吃。”吃花生米的

习惯老人保持到现在。老人

饮食上还注意节制，从不暴

饮暴食。她把米饭、青菜、粗

粮结合起来，饮食均衡。

民间有句谚语：养生之

人要多笑，人老多笑胜吃

药。可能正因为老人拥有一
个快乐的大脑，所以街坊邻

居都说“乐者寿”。

港城东大街与长宁路路口

20多米路

绿灯仅亮7秒
港城东大街与长宁路交叉

路口，南北方向直行信号绿灯

只亮7秒。这真是急煞车主和行
人，20多米长的路口不得不赶

紧过。绿灯为啥亮这么短？

5日，在港城东大街与长宁

路交叉路口，南北方向的绿灯

只亮7秒，而红灯亮的时间则持

续63秒。这个交叉路口，南北

距离六个车道，而现在六车

道的标准是22 . 5米。记者看到

一名年轻市民，小跑着通过

了路口。他说带着小跑刚刚

能通过，要是老人过马路会

很不方便。家住天合城的孙

女士过马路，从来不愿走这

里，都是先往东走，走到长安

路的丁字路口，再到对面去，

她说那边绿灯亮得还长一点。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此解

释说，港城东大街与长宁路

口原本是丁字路口，随着城

区道路的不断扩建，长宁路

向南延伸变为十字路口。目

前建设部门还未扩建完毕，

因此该路口还无法实行左转
弯与直行信号分离，待该路

段修建完毕后，将建议上级

部门对信号灯设施进行完

善。信号指示灯是智能系统，

以前是根据车流量情况确定

亮灯时间，待道路竣工后，将

实地考察，调整亮灯时间。

红旗西路和冰轮路路口

修路修缺了

一架信号灯
一个十字路口该有四架信

号灯，可红旗西路和冰轮路交

叉路口却只有三架。有些司机

走到这儿，很遵守交通规则，可
违章的司机也大有人在。另外

一架信号灯哪去了？

5日，在红旗西路和冰

轮路十字路口，道路南侧没

有红绿灯。记者看到路南有

一段路面，没有铺设沥青。

据附近居民介绍，路南

侧的红绿灯在半月前修路的

时候给拆掉了，到现在一直

没给重新安上。由北向南行
驶的车辆特别混乱，根本不

知道什么时候该通行，行人

过马路也很不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外地

牌号的小轿车，在南北方向都

是红灯的情况下，直接加速冲

了过去。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张

先生说，一些不遵守交通规则

的货车司机，走到这里飞快通

过，很吓人，希望相关部门尽早

把信号灯装上。

烟台市交警二大队办

公室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将
把这个情况，跟交通设施科
的工作人员反映，尽快把交
叉路口的信号灯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实
习生 周旭

这俩路口的红绿灯都有问题
这可愁坏了过路市民

烟台疾控工作人员讲述入川难忘经历———

三年了，我们的心一直牵挂着那里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

震。5月19日，烟台市疾控中心宣教科
科长刘正毅，接到去北川援助的通

知。20日，一支集合了烟台传染病防
治、食品安全、消毒等有关专家的12

人队伍，赶赴北川陈家坝乡。

老丁的“儿子”
我们是5月20日转机到绵

阳的。第二天我们开始奔赴指

派的工作地——— 北川自治县陈

家坝乡。

老丁是我们中的一员，老

丁叫丁尔良，是疾控中心的一
位工作人员。在北川援助的时

候，他认识了一个13岁的小男

孩李明亮。

李明亮的父亲有病，母亲
残疾，他们家唯一的房子在地

震中倒塌了。但是小男孩一直

很乐观。那时候我们带来很多

震后健康宣传资料，没有人手

来发。明亮经常在附近转悠，一
来二去我们开始找他帮我们发

宣传资料。明亮一个一个帐篷

跑，也不怕麻烦。作为奖励，我

们把带来的火腿肠、面包、苹果
省下来给他。结果明亮更有干劲
了，天天跑过来要任务。他给我
们帮了很多忙，也很善良，经常

能看见他帮助别的家庭干活。

老丁很怜爱这个小男孩，

我们临走的时候，老丁给他留

了500元钱。回到烟台后，老丁

决定资助他上学，每年都会给

他寄几千元钱。我们觉得，老丁

是真的把他当做儿子了，前不

久还经常听他念叨“这小子，不

念书了，说要去深圳打工”。一
举一动，都是牵挂。

听说今年老丁女儿结婚，

明亮会专门赶过来参加。我们

经常说，这是因为地震结成的

一家人啊。

就算危险，我们也要在一起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那些

惊心动魄的时刻。一次，我们

接到命令要去北川县城南抢
救一个四川最大的生猪基

地。

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

那个地方正是堰塞湖的下

游。之前的日子大家天天听

广播，正是堰塞湖形势最危

急的时候。

我们往那里赶的时候，一
位部队的张干事在队伍的最

后安排了一辆卡车，卡车的方

向与我们前进方向是相反的。

他告诉我们，随时听着水声，

一有情况大家可以马上跳上

卡车，司机可以一路狂奔把大

家带往安全的地方。我们之前
不认识，但是子弟兵会把安全

的机会留给我们。

还有一次接到卫生部的通

知，让我们紧急撤退，那时河水

一直在涨，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没走。最后队里开会决定大家

留下来。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些

日子里，有医疗队、部队在，老

百姓就会很安慰。就算危险，我

们也得在一起。

油菜地里的坚守
在陈家坝，我们是当时唯

一的一支疾控队伍。主要的工
作是遗体处理和保护水源，防

止疫情发生和扩散。对于我们

这支队伍来说，这是我们第一
次参与震后的救援。还记得在

陈家坝的农贸市场，地震时整

个市场的顶都塌了，下边的所

有人都没有出来。我们派人等

在那里，一旦有遗体被挖出

来，就要挖两米多的深坑，撒

上消毒粉，然后放入裹尸袋，

之后再撒消毒粉深埋。在陈家

坝，我们总共处理了 4 1具遗

体。

每天都有余震，白天能看见

山上尘土阵阵；到了晚上，躺在油

菜地上的帐篷里能感觉到震动，

要不就是哗哗落石的声音。其实

我们住的地方离山很近，因为羌
族人是依山而居的。开始的时候

大家也睡不着，但是后来就习惯
了。其实我们所在的地方，上面有

一块很大的石头，看着就摇摇欲

坠了，但是每天白天工作的时候，

所有人都忙得想不起来。几十天

后，那块大石头落下来了，所幸没

有伤到人。

5·12三周年纪念系列报道
震动国人的5·12大地震，已经快过去

三年了。在5·12三周年之际，我们寻访了
当年曾经参与震后救灾和援建的烟台人，

请他们讲述当年的那些事儿。今日，本报
推出系列报道之一。

躺在床上抽着烟，脸上挂

着快乐笑容的邹桂花。通讯

员 王爱玲 王元强 摄

山东烟台抗震卫生防疫队全家福。(右后第一位是刘正毅）（图片由刘正毅提供）

讲述人：烟台市疾控中心刘正毅

一对志愿者夫妇
往陈家坝运送救灾物品时，

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位当地的志愿

者。那时，地震后的山路很陡峭很

危险，经常走几步就有滑坡，有的

山路拐弯时车轮都几乎要开到山

崖外。一路上，志愿者一直问我们

坐在身边的同事“害不害怕”，我

们知道，他也害怕。

开车的志愿者20多岁，身

边还坐着她挺着大肚子的妻

子。她的妻子跟我们说，知道在

家肯定比在路上要安全，但是

她放心不下自己的丈夫，就算

死也要死在一起。而他的丈夫，

执意要来做志愿者，运送救灾

物资，油钱全部是自己出。

本报记者 孔雨童


